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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刚满3岁，这几天变得烦躁不安，老是扭着胖乎乎的

小脚往屋外走，口中呵呵地说着什么，含混不清。
婆娘蹲下身，慈爱地望着她，摇着她胖乎乎的小手，学着

女儿的童声说，呵——娃娃想要啥？娃娃要想吃糖糖咯！娃
娃要想出去走走咯！婆娘望了一眼落地窗外乌暗暗的天嘟
着嘴说，等天晴了我们就出去，等天晴了我们的娃娃就出去
耍咯。婆娘说着就学着女儿的样子围着女儿张开手臂小跑
起来。女儿发出了咯咯的笑声，圆脸上漾起一片绯红，也跟
着婆娘笨鸟一样小跑起来。可这样的欢快毕竟如云层中漏
下的阳光般转瞬即逝，女儿又闹起来，有时候睡着了，柔草般
覆盖着的眼睑突然睁开来，葡萄样黑亮的眼珠眨巴着，仿佛
才从一个遥远的地方来，不认识身边的父母亲似的。

一
女儿的这些表现使他想起了前妻，年纪轻轻就得绝症过

世的前妻。漂亮的她从老娘身上不仅继承了行善信佛，而且
与她老娘一样喜欢吃樱桃。他笑了一下，为突然想起前妻感
到奇怪。

他们的住家在紫岩村。紫岩村因山上的岩石呈紫红色
而得名。山陡，最大的紫岩下有一座小庙，名云雾寺，不知
从哪里来了个和尚化缘修起来的，香火旺盛。紫岩山上住
着十来户人家，春夏时节稀薄的土上种些玉米和洋芋，点
上些瓜豆、麻梨，农闲时和着香蜡钱纸一起摆在庙门前
卖，倒也很受来此烧香拜佛的城里人的欢迎。日子虽咸淡，
倒也这般过去。

女儿小手指着的山下是一片灰蒙蒙，牙牙地说着，听不
清说些啥。一早一晚山上山下经常起雾的，山下的人看山上
长年累月笼罩在云雾中，山上的人看山下也长年累月弥漫在
云雾里，这便是云雾寺的由来。这本不是什么能引起女儿惊
奇的事情，可女儿表现出来的神情，分明显示出山下的雾中
似有好风景。

窝宕那边的张雀雀过来了。之所以叫她张雀雀，意思有
两重：一是她脸上长满了雀斑，二是她成天东家串西家，不是
叫你去上庙，就是喊你下山去赶场，像只雀雀一样跳颤，村人
们就叫她张雀雀了。她对婆娘说，你这女娃是不是有啥子来
头？川西话的“来头”就是生病的意思。婆娘说有啥来头，能
吃能睡，没病没痛的，有啥来头。就是有时看着山下发呆，口
里咿咿呀呀的，不晓得说的啥。说着，婆娘点着头逗着女娃，
娃娃你说是不是？我们的娃娃有啥子来头？莫有啥子来头
哟。女儿呵呵地笑起来。张雀雀说，明天是初一，你带娃儿
去进进庙子，拜拜菩萨，说不定就对了。婆娘说，我不信那
些。他对婆娘说，去去吧！既然说都说到了就去去吧。

前妻生前是敬虔菩萨的，每月的初一十五或菩萨生日她
都要去庙上敬香。她去敬香主要是去许愿，求观音能赐给身
孕，儿女都不嫌。结婚多年一直没有生育，她觉得很对不起
自己的男人。她晓得不是男人的原因，男人自己也晓得，不
但没有怨言，还反过来安慰她说一切都是命中注定，莫有娃
儿也有莫有娃儿的好处，不会为娃儿将来的工作、成家立业
操心费神，我们两口做得动时节攒些，存些钱在银行养老也
就是了，莫有天伦之乐也莫有子女之忧。她瓷盘般光洁的脸
上泛起了一丝笑，那笑是勉强的，眉睫一动就如山林子边上
的一抹浅花被山风拂得没了踪影。

某一日她从山下赶场回来，买回上市的樱桃，正坐在房
门前吃，老人婆黑着脸走进门来，伸脚就踢了木凳，鲜红的樱
桃撒了一地。老人骂道，鸡母喂大了也要下几窝蛋，你还有
脸吃樱桃！川西话喊的老人婆就是婆婆。老人婆晓得没有
儿女的主要原因在她。以前儿子在外打工时曾带回来个女
子，杏眼儿，眉心有颗美人痣，衣服盖不住翘着的肚子，没结
婚生育是要罚款的，岁数没到也扯不了结婚证。儿子带回来
是为了女的刮娃儿，女的则是为了刮了后休生养息，在外打
工是没法歇着的。那阵呀，可把老人婆欢喜惨了，儿子能干
呢！在外打工不仅挣了钱，婆娘也找着了。殊不知当妈的是
空欢喜，第二年回来的就是儿子单脚离手的一个人。问她
呢？他说谁呢？妈说长美人痣的你婆娘，上次回来坐了小月
的？他神情黯然，没有了声音。母亲也没有再问。

前妻是罗江丘陵地方人，白脸盘，樱桃嘴。是张雀雀做
的红，双方看了家，他没意见，女方却有条件。张雀雀替女方
说的，一是男方不能出去打工，夫妻不求吃香的喝辣的，只求
朝夕相处，同甘共苦；打雷下雨不害怕，有个说话的做伴的；
数九寒天不缺柴，有个暖脚的摆条的。千言万语当不了这句
话，他在外已经够辛苦，早就想成个家有个窝，有个女人晃悠
着，照应着，男耕女伴地过日子。心想事成，自己感谢还来不
及呢，这哪是啥条件，就是自己朝思暮想的生活呀。这也是
后来她没有身孕他也没怨言的缘故。女方紧闭着樱桃小口，
瓷盘样白净的脸盘怯生生地转向张雀雀。张雀雀就说出了
第二个条件，说女方信佛，每月初一十五或观音娘娘的生日
要上庙子。女的有些怯生生的原因是过去的岁月曾把信仰
作为牛鬼蛇神、封建迷信批斗过，山上的庙子也曾被人砸
过。老人婆脑壳一硬就说话了，这哪是啥条件，是我们娃儿
这辈子修来的，信佛的人忠义、孝顺。

可是，结婚后的情况就变化了，老人婆的脸色一天比一
天难看，直至这次把樱桃踢了。那晚她在床上坐着，看着黑
黢黢的窗外直到深夜。他呢，不断地安慰，后来就自己提出
来与爸妈分开过了。分开过妻的心情好多了。日子也就这
般过了七八年。

前妻爱吃樱桃与喜进庙子都与她老娘有关。她老娘也
是属于牙齿呶呶稀爱吃点香东西的川西人。女替娘，偷酒
尝。说的是川西福地富庶，川西人是好吃嘴，连女的也如娘
般可以背着男人偷酒吃。旧时女子不是现在的女子露天坝
头、街边巷尾都可与男人一样敞开脖子嗨上几盅喝上几杯。

旧时女子有客来是不能上桌的，只好偷酒尝了。妻嫁过来之
前是罗江浅丘地带，就是汉乐府民歌中唱的罗江了：“豆子
山，打瓦鼓；杨平山，撒白雨；下白雨，娶龙女；织得绢，二丈
五；一半属罗江，一半属玄武。”罗江盛产野樱桃，女人天生喜
吃酸甜味，加上那野樱桃有别于其他地方的樱桃，以至到了
每年5月，那勾心惹肺的酸甜味都会牵扯着她。她就会回娘
家一趟，当然都是他陪她去，陪她回去既吃了樱桃，也看了老
娘。她这棵树绕那棵树，缀满枝头的密密的樱桃呀，藏在叶
间的红红的樱桃呀。老娘说，人老了，吃不动了，你们吃吧。
摘着、吮着、吸着樱桃的她，犹如掩在绿叶间绯红的樱桃样，
心情别提多么的好啦。到了晚上，她的身子对他也特别的
好。男人一辈子图的就是女人的身子能像成熟的果子那
样。吃了嫌不够，她还贪心地摘几捧，小心地放在铺了桑叶
的竹提篮里，面上再盖几片桑叶，生怕碰伤了，压坏了，太阳
晒酸了。一路沟沟坎坎地提回去，弯也不转直去了云雾寺，
双手作揖，献在了观音娘娘的供桌上。六月十九，观音娘娘
给她托了梦，手执一串樱桃叫她吃，并说吃了你就会有香火
了。又一年回娘家，老娘说，女子你这么喜欢吃野樱桃，怎么
不带棵回去？她说晓不得紫岩山上出不出樱桃，没有人种过
的。老娘说，野樱桃不择，只要向阳就行。你老黑去年春天
在半山坡挖了棵，拿回去栽吧。

川西话老黑就是爸。她接过老黑选的野樱桃苗子带
上。走到紫岩山脚下时，不幸却发生了。妻喊肚子疼，脸由
红白陡然变成紫青，大颗大颗的汗珠子从额上冒出来，继而
全身水湿。他背着妻往医院跑，进了医院就吊上了瓶。妻说
这棵野樱桃，你随便选个地方栽了，我是没有福气消受了。
他说病好了拿回去栽。妻说病好了树就干死了。他拗不过
她，就出了卫生院，沿着紫岩山村的方向走，择了稍微平坦
地，借了锄头挖了凼栽了。紫岩山是大山，山脚下却是平缓
的浅丘，1976年闹地震，家家户户都躲到屋外临时搭建的窝
棚里防震。有人说，紫岩山是龙门山脉断裂处，是地震的活
跃带，不然为啥山下就是丘陵。窝棚里住了几个月，地震却
没有来。或许是自家的东西，栽在别处有些舍不得，他看离
野樱桃丈八远处有块大石，大石上刻着“云雾寺由此去”。他
想无论如何自己今后也会认得自己栽的野樱桃。回到卫生
院，妻已不行了。他握着她的手，奄奄一息的她说对不住了，
没有给你家留下香火，对不住了。菩萨说人死后都会有来世
的，你一定要找到我。

妻用了很大力气说话。他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直
点头。沉默了一会儿，她小嘴翕动了几下，有话要说，却终又
没有说出。鸡叫头遍，妻撒手去了。他将她的骨灰葬在了那
棵野樱桃树下。妻爱吃樱桃，这应该是她的心思，只不过她
不好意思说出。

二
他本来是不想再娶的，尽管几年来妈常劝，村人也劝，娶

不娶不是为了你自己，是为了祖宗，他还是没有动那欲念。
可是一天夜里妻却托梦来，说你怎么不娶呢？你不娶怎么找
得到我？梦中的妻跟活着时一个样，白净的脸盘儿，樱桃小
嘴漾起浅淡的笑意，举手投足，说话做事都带几分羞怯。可
他欲问妻怎么找到你时，妻却隐去了。醒来他怎么想也搞不
懂这梦的意思。第二天，红爷婆上门，带来一位二十五六岁
的女子，说是结婚后一直没有后，是男人的原因。一年前男
人出车祸死了，上门说的多，她主要嫌人家有子女，怕自己生
出的与前面的不好处。这样东不成西不就的，恰好红爷婆来
说云雾寺附近有一男人丧妻，是女的没生育。这不是天成一
对吗？男的家道虽不是很好，但瞄一眼就知道是个本分勤快
人，跟这样的男人过日子宽心。女的呢，虽长相一般，但并不
丑，全身上下透着单纯。他妈的眼珠子却落在女方比一般女
人要大的胸脯和屁股上，背着说屁股大会生儿，奶子大会养
儿。双方择了日子，请了几桌，就成了一家人。

女方几个月后肚子果然就翘了起来，十月怀胎，生下的
却是个女娃。但生儿生女管你老人婆啥事？看儿子的欢喜
样，老人婆不敢胡乱使脸色。因为现在儿子媳妇与老人婆一
起过是媳妇提出的，老人婆觉得媳妇也孝道，哪敢狗坐箢篼
不受人抬。女娃说话有些晚，长得乖巧却一点不像她爸，也
不像她妈。

他坐在院子中，看着在老婆怀里闹着的女儿。张雀雀说
的话不是没有道理，不要说一些娃儿，就是大人有时也会这
里不生疮那里就害病的，但上了庙子后多半就顺利了。老人
婆和媳妇就带着女娃去了云雾寺。也不远，就在紫岩村南边
紫岩下。敬了香，拜了佛，许了愿，捐了功德，当然包括观音
娘娘，女娃还当真就不胡言乱语了，黑葡萄似的眼珠子盯着
面善的观音塑像出神，整个儿的人好像当真就与这几天不同
了，听着木鱼敲击声和祷经声，女娃绯红的娃娃脸居然显得
异常的安静。

哪知大人们的欢喜却是早了些，娃儿走出云雾寺，看着
那山沟里袅袅升起的雾气就又不对了，她的眼珠子又异常活
络地转动起来，眼神比进庙子之前似乎更灵动，穿越了雾障
穿越了河沟一般。顺着眼神是她手指的方向，虽还是含混，
却时不时有一句半句是清晰的，那清晰的声音是“硬岛——
硬岛——”

大家都不知道她说的“硬岛、硬岛”是什么意思。女儿究
竟是咋了？3岁的娃儿怎么神神叨叨的，难道真的是张雀雀
他们说的中了啥邪了吗？正要迷迷糊糊地睡着时，屋门吱嘎
一声开了，前妻走了进来，还是往常样，绿泡泡纱衣映着张瓷
盘样白净的脸盘，樱桃小口，怯生生的样子。好像是怕自己
身边睡着的女人听见，前妻小声说的话自己当时是恍惚听见
了的，可是醒来却记不起来了，只记得“硬岛、硬岛”半句，与
女儿迷糊的话语好相似。

三
正是樱桃熟了的时候，往年这几天，前妻都要怯生生嘀

咕着想回娘家一趟，言下之意就是去吃那樱桃。自己一年之
中也盼着这美妙几天的到来。前妻走后，每年的这几天，自
己都要去镇上赶一趟场，来回必然要经过那块刻有“云雾寺
由此去”的大石头，必然就要去看看那棵野樱桃。去年，那片
荒地上居然修起了楼房，房外扎起了篱笆，开起了农家乐。

有一阵镇上也说过要往紫岩山修乡村公路的，终因庙子
里的和尚不赞成和村人不愿出钱而搁置。镇上的人说，修了
公路，云雾寺的香火就会更加旺盛。和尚说，阿弥陀佛，就是
没有路，香火还是香火。有路不一定就有香火，无路不一定
就没有香火。镇上的人说，你说得云里雾里的，难怪叫云雾
寺。和尚说，善哉善哉。

村人不愿出钱倒并不是村人吝啬钱，而是村人闻讯邻村
的公路一修通了，贼娃子夜里就开着车子进来把土鸡和黄牛
都偷走了，卖给了山下的宾馆饭店；还有赶场走到半路的村
女被司机骗到车上调戏了；还有就是村人都去买摩托、三轮
甚或货车，深更半夜惊叫唤，吵得忙活了一天的人都睡不着，
女人刚刚来了兴致，又被轰隆声震得背皮子发麻。仿佛公路
修通了，山村就不再是山村，庙宇就不再是庙宇，活法就不再
是原来的活法了。

篱笆外停着各种小车、摩托，因为去往云雾寺是羊肠山
路，只好将车停在这里，去了云雾寺，转来又在这里消费。男
男女女出入，甚是热闹。那棵野樱桃，孤单单立着，远远地，
与那楼房篱笆墙里的热闹格格不入。10 余年了，年年都去
的，树是长高了，却没有挂果，别的樱桃树最多两三年就挂出
殷红的果了。他当时想，它挂果时，一定要带着现在的婆娘
和女娃儿去尝的，决不能让外人先去吃了。要知道，当年这
棵野樱桃树是多么不易，她不仅没尝着一颗樱桃，连在自己
院子里生长的青绿影儿也没见着就撒手而去了。

女娃欢喜地蹦着，居然不把山路的坡坎放在眼里。当妈
的紧跟上去，生怕女儿绊倒了，随女儿前面后面地走着。

篱笆里的楼房很清静，赶场的、做买卖的中午蜂群般朝
这里来。当父亲的伸长脑壳从刻有“云雾寺由此去”的大石
头往那荒坡上望去，野樱桃是长高了，一笼红云飘忽着。他
心里一喜，使劲眨巴了下眼睛，是真的，结樱桃了。前妻的心
思没有白费。婆娘和女儿前面走着，他很想叫住，终又没有
叫，想的是赶了场，转来正好在农家乐吃饭，吃了饭再去树
下，不慌不忙。

集市就是独独的一条街，镇名却是古老，叫汉旺，起先是
叫汉王的，说是与刘邦有关。也没买些啥，家里用的一些小
零小碎。赶场不重在要买啥，重在赶，这头走到那头，那头走
到这头。女娃自从走下山就没有先前叫闹得凶了，镇卫生院
的老医生把了脉，听诊器听了心跳，摸了额头，又叫女儿张开
嘴巴看了，与女儿简单对了话，说一切正常，没病。大人原来
的心焦终于石头落了地。

日头当顶已是饷午。婆娘说就在镇上的街边馆子里吃
点，女娃却蛾儿样闹着朝前蹦。他说算了，路上有农家乐。
婆娘也就只好依着往回走，心里是欢喜，只听说那农家乐的
菜好吃，嫁他这些年还没玩过这格。一离开汉旺场镇，女娃
却不哭不闹了，父亲背着她走一截，母亲抱着她走一截，她都
在身上乖乖的，但嘴里还是时不时发出“硬岛、硬岛”的声
音。父亲在想，这娃儿到底是想吃啥还是想要啥呢？

就走到刻有“云雾寺由此去”的大石头地界了，也就在农
家乐里坐下了。篱笆围着的园子都坐满了男女老少。楼房
里有空调，坐着的自然是城里来的人，他们吃饭打麻将首选
的就是要有空调。进农家乐时，父亲望了眼大石不远处的那
棵树，红云样的景致再次印证了他先前没有看错，他想吃了
饭一定要带着婆娘和女娃去尝尝熟了的樱桃，看看树下的前
妻。他想或许现在的老婆心理上会有些不舒服，管她呢，她
舒不舒服自己也要去。他讪笑了下，庸人自扰呢！关于前妻
和那棵树的事藏在自己心里，婆娘不晓得，怎么会不舒服
呢？由于路上的耽搁，他们来得有些迟，已经是下午2点左右
了，老板安排他们在楼房里的饭厅。既然是农家乐嘛，他想
坐院子里，院子里空气好，他还可以望着前面缓坡上的那棵
野樱桃。无奈院子里已坐满了打牌喝茶的人，饭厅里还有几
桌人在搅酒。划拳猜酒声中他看见一张熟悉的脸，那张脸似
乎也看见了他，两个人的脸色都刹那惊惶。他看清了她那眉
宇之间的一颗黑痣，那定然是她了。她紧挨着的正斗鸡般划
拳的男的又是谁呢？她不是在外打工吗？咋又出现在这
里？那件事此刻就一冷猛钻了出来，那年她到自己家里来坐
小月，名气上是自己的，自己也以为是自己惹的，就更不用说
悉心照顾她的老娘了。可是不是自己的又怎么说得清。

可是呢，女娃不知是咋的，被她母亲抱着进了饭厅，就唢
呐样惊叫唤起来，像是楼房里有啥怪物似的，有啥使她害怕
的怪物似的，蹦下身，胖胖的小手指着房外，蛾儿样往外面
扑，惹得划拳吃酒的人和院子里的人都扭过头来，看着唢呐
样叫着蹦着的娃儿和在后面撵着的夫妻俩。娃儿蹦出了院
子，直朝着大石头方向，口里叫着“硬岛、硬岛”。他这才猛然
明白了，女儿这几天来一直叫着的原来是那棵樱桃树的名字
呀，不是“硬岛、硬岛”，是“樱桃、樱桃”！

他猛然想起前妻临终前的话语：你一定要找到我。

四
起风了，树叶子翻飞，犹如一个女人的秀发撩起，绯红的

樱桃树在风中呼啦啦响着，像在召唤。他先感觉到大地在颤
抖，以为是自己撵着女儿奔跑的感觉；婆娘感觉前面的大石
头在摇晃，以为是奔跑晃眼造成的错觉。他和婆娘跑拢樱
桃树下站定的那一刻，大地把它千年的愤怒发泄在龙门山
脉断裂带。

“5·12”汶川大地震发生了。
他和婆娘、女儿紧紧地拥抱着樱桃树，前面的农家乐转

眼之间被大地腾起的烟雾湮灭，楼房的垮塌声，大地的脆裂
声，山岩的挫动声，人的呼救哭号声，猪鸡鸭鹅的嚎叫声，在
耳边掠过是何其的惨烈。他们目睹了崩溃的紫岩山如滔滔
的洪流淹没了那个农家乐，包括楼房里的人。而刻着“云雾
寺由此去”的那块大石和绯红的樱桃树却安静地立在那
里。紫岩山在垮塌，不时有囤子大小的石头轰隆隆朝农家
乐滚去，平地的农家乐已变成了一座小山。后来他知道了
紫岩山上的村落已不复存在，云雾寺已不复存在，正在庙子
里拜祭菩萨的老娘、张雀雀和朝拜庙子的城里人以及和尚
都不存在了。

女儿是最先跑到绯红的野樱桃树下的。吓傻了的父母
学着她双手紧紧地抱住了树干。而事后女儿却向父亲说是
树抱住了她，她还没跑拢，树就伸长枝桠，手臂般将她揽进了
怀里。大地的愤怒平息了。而他，则在樱桃树下呆坐着，望
着乌烟瘴气的远处……

野樱桃
□钟正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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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很美好的清晨，它夹着尾巴，慢腾
腾地走过曾经留下过辉煌的红星街。现在的红
星街已经完全变了模样，改名叫“步行商业街”。
同样是商业街，原来高低错落的商铺，如今成了
整齐的高楼。它最喜欢的那家豆腐作坊不见了，
变成一家首饰店，它清楚地记得，豆腐作坊的老
板是个满脸堆着笑容的驼背老头。

那时的清晨，当东方出现第一缕朝霞的时
候，作坊新鲜的豆腐就出锅了，热气如浓烈的白
雾席卷半个街道，清新的空气中到处都是香，那
是新豆子粉身碎骨后的香，这时它会闻香而来，
出现在作坊的门口。

“真是个馋鬼，闻到香气就来了。”作坊的老
板，那个可爱的驼背老头，腰间系着一条深蓝色
的围裙，看到它后笑笑，扔给它一块豆腐，它很
精准地接在嘴里。其实它并不饿，它只是喜欢在
清晨嚼一块豆腐。

现在一切都变了，它咂吧咂吧嘴，逗留在首
饰店门前，使劲去回忆那豆腐的香。它知道自己
如今没有任何优势，它是一只土狗，已经年老的
土狗，没有漂亮的毛发，不会向人撒娇，它必须
小心翼翼，一不留神就会招来脚踢或棍打。

流浪了 5 年，浑身带着伤，有皮鞋的踢伤，
有钝器的砸伤，甚至有刀子的扎伤。一次它被几
个人捉了去，准备吃它的肉，结果刀子下去后，
发现狗老肉不够新鲜，就放了它，它死里逃生，

感到幸运。
“喂，犀利哥，今天吃屎了没有啊？”一个浑

身毛茸茸、大耳洞的家伙看到它，很不友好地打
招呼。

“给我闭上你的臭嘴，你这个死兔子！”它
回应。

它不喜欢这个外来物，叫什么“可卡”。听
听，多别扭的名字，长得和兔子似的，还有资格
归到犬类，每天让人拴着绳子牵着走，没有自
由，没有尊严，没有灵魂，有什么资格耀武扬威，
或许内心最卑微的家伙才喜欢趾高气扬吧。它
想着继续向前走去。

在过去，它曾经是这条街上出了名的英雄。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它独战5个盗贼，保住
了一家丝绸店，自己受了重伤，被丝绸店的老板
救活。后来，李家粮店、张家油坊、霍氏五金等
等，在一个个深夜，在偷盗者还没有来得及行

动，就被它成功击退，它威名远播，成为这条街
上公认的英雄。那时，它昂起头来回巡视着这道
街，四周商铺里的人跟它打招呼，给它食物，它
集一条街的宠爱于一身，是何等的威风。

“嗨，土老帽儿，你知道什么叫火腿吗？”
这时，一个长得类似大松鼠的家伙远远地对
它喊道。

“你这个讨厌的老鼠，那个西班牙水手，当
初怎么不把你扔到海里呢。”它说。

它知道那个家伙的身世，叫什么“比熊”。看
它那样子，还有脸和熊比。这些家伙早先在一个
小岛上生活，后来跟随西班牙水手自一个洲转
移到了另一个洲，13世纪时意大利水手又把它
们带到了欧洲大陆上，后来慢慢遍布全球。

它躲过那只“大松鼠”，它不想和它发生冲
突，不是怕它，是怕牵着它的人。它感觉自己老
了，脚步明显没有过去灵活，听觉和嗅觉都没有

过去灵敏，反应变得迟钝。从何时走向落魄，
它记不清楚了，总之没有固定的食物来源，还
被那些外来的、仗着人势的家伙们侮辱、欺
负，它不敢反抗，如果惹来麻烦，轻者被打，
重者丢命。

它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很饿。尽管这条
街已经不需要它了，甚至讨厌它的存在，它饿着
肚子也会走，仿佛一种使命，每天必须走完一
趟。只有行走在这条街上，它才能找回一点自
信。它想昂起头走，或许是太饿了，刚一抬头，就
感觉眼睛发黑，脚下的路变得模糊，它跌倒在地
上喘息着。

“你这条死狗，快走开，别挡在门口。”商场
门口的保安，用脚狠狠地向它踢去，它感觉脑
袋瞬间被踢碎了，它努力挣扎了几下，又跌倒
了，它太饿了，感觉自己的生命走向了尽头。

上午，步行街正繁华。不同的人，各式各样
的鞋子从它的面前经过，它奄奄一息，大口喘息
着，有人踏着它的尾巴走过，有人踩住了它的爪
子，它很疼就是无力出声。

“为什么不打电话，让管理部门把这只死狗
拖走，太影响市容了！”

“直接扔到旁边的垃圾箱算了。”
一些人在它身边议论着，有人踩着它的

头说：“看来这老狗是真死了，皮毛值不了几
个钱！”

它很想动一下，心里想着却无力去指挥身
子，身边嘈杂的说话声变得越来越缥缈，越来越
模糊，感觉自己真的要死了。

“抓贼啊，他抢了我的包，抓贼啊——”
突然，一个女孩的呼救划破街道的安详。
一双运动鞋从它的眼前迅速穿过，接着是

一双高跟鞋。它微微睁开眼，蒙眬中看到一个
女孩追着一个男子跑，男子手里拎着一个女式
皮包。

街上的行人纷纷躲闪，四周冒出无数个手
机正在拍照。

女孩追不到拎包贼，累得蹲下身用手按着
腹部，望着四周看热闹的围观者、拍照者、议论
者，流露出绝望的眼神。

就在这时，人们突然发现那只已经死去的
老狗摇摇晃晃站了起来，只见它“嗖——”地一
下，蹿出好远。

是它，饿得奄奄一息的它，听到女子呼救和
绝望的哭喊，仿佛听到使命的召唤，一股神奇力
量传遍全身，它浑身毛发突然竖起，猛地站起，
箭一般向贼冲了过去。

拎包贼一声惨叫被它扑倒后死死地拖住，
女孩的包被它夺了回来。

有人报了警，警察赶到现场，只见这只年老
的土狗，并没有伤害拎包贼，只是死死地咬着他
的衣服，停止了呼吸。

一只流浪的狗
□郭震海


